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凶犯狗子并没逃走，也不

可能逃走。当老王和老所长他
们赶到现场时，凶犯就一直昏
迷不醒。估计是在打倒第四个
人后，就失去了知觉。现在也
一并在医院抢救。

派出所是凌晨四点二十
二分接到报案，凌晨五点一刻

赶到。救护车约迟十分钟赶
到。据目击者和听到的人说，
案发时，是在凌晨三点四十分
左右。根据现场的情况，案发
时间确实在凌晨三点四十分
左右。再准确完整一点，应该
是十月二十日凌晨三时三十

七分到四十二分之间。
十九日二十二时五分。

狗子好像一下子就醒了。一看
表，竟过去了一个多小时！要
挺住，一定得挺下去。他明白，
像他目前这种身体状况，不断
地昏迷不醒是极度危险的。爬

下去，一定要爬下去！他不断
地命令着自己，不断地一下一
下向前挪动。

一下，两下，三下，四下
……他慢慢数着爬动的次数，
阵阵昏眩迷乱的脑子里，只觉
得眼前这条路太长太长。战地

卫生员讲过，失血绝不能过
多。有了伤口，第一要则就是
迅速止血。流掉全身血量的四
分之一就处于危险；流掉三分
之一就会昏迷不醒，再多就无
力挽救，必死无疑！

他知道止血，但伤口太多

太重太深太长。只胸口到腹部
这一道伤口，就有一尺多长。
从山下爬到山上这一段路，几
乎就敞开着，洒在路上的血几
乎就没断头。再后来虽然他用
胶布粘住了伤口，又用布条缠
死，但大片的鲜血还是迅速地
洇开，渗出来。每一次大的动

作，就会渗出一片血来。还有
头上、脸上、脖子上、背上、腰

上、腿上无数道伤口……
全身都是出血点，他只能

尽量地让血流得少些、慢些。
失血量大概早已超过了死亡
警戒线。这就是说，他只能让
死亡来迟一些，缓一些，但已
不可能阻止……

他不断地计算着估计着
自己的剩余时间和爬完这段

路还需要多长时间。他必须
赶在死神前头。这是严酷的
现实，他并不悲观。他又爬动
起来。

枪很重很沉，在背上一晃
一晃，这是一支旧枪，但他擦

得锃亮。自从来到这护林口
上，尤其是在这一段日子里，

他几乎每天都在擦枪，都在瞄
准，都在练习射击。虽然只是
一支老掉牙的步枪，可一攥在

手里，就立刻觉得有了依靠。
他早就知道那些家伙恨

透了自己，他也早已预料到他
们一定会来一次总清算，总报

复。他预料到他们会极度地恨
他，但还是没料到竟会这么
狠。几乎就是公开行凶，当场
就能要了他的命。他们真敢下
手！“小心老子们砸断你的那
条腿！”他们早就这么骂他。
他们知道他是残疾。他把一条

腿丢在了战场上。没想到他们
真的就这么干了。不只是又砸
断了他的腿，还砸断了他的胳
膊，还有这一身的伤口，还有
肚子上这一尺多长的一刀
……

他不知道他当时是怎样

从现场冲出来的。绝不是爬，
确确实实是跑出来，连他自己
也不明白，他竟还能跑着出
来，而且跑得很远很远。当时
一点儿也没感到疼，右腿就好
像一点儿也没受伤。他唯一记
着的，就是左腿的假肢发出沉

重的响声……
二十日七时五十分。老王

怔怔地呆在院子里，两眼死死
地盯在那一摊血迹上。这是狗
子的血，好大一片。看上去比
打死的那两人的血还多。

老王并不老。他同狗子一

样，年龄都不大，三十出头。老
王在派出所里也是个老干警，
同这一带的人大都混得很熟。
老老小小都能同他说上话。胆
大点的敢卸了他的枪挎在腰
上，摘下他的帽子戴在头上。
在派出所里，他脾气最好。然

而此刻他却一脸杀气，满面冰
冷。两只眼睛能蹦出火星子。

他早就想到过，这地方是个出
事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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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以后，我与这位女

大学生保持着较远的距离，
虽然我还时不时地偷看她那
双迷人的眼睛，但从没有过
亲近之举。

公司的事很多，有时要到

市里参加洽谈会议、商务会
议，这个合同要签，那个协议
要订，忙得不可开交，有时只

好把小林带上，她的外语学得
很好，可临时充当一下翻译，
她的字写得漂亮，文章也写得
很有条理，人手不够时，她可
兼职干一些其他的工作。

两周后，上海举行一个展

销会，我们租了一个厅，决心
把公司的产品打出去，公司花
了许多的功夫，请人策划、包
装，竭尽全力想打造自己的品
牌，我希望小林一道前行，但
小林面有难色，“我得问问妈

妈。”看得出她自己很想去，
因为那些策划宣传的英文用
语大都由她翻译的，自始至终
她都干得十分卖力。
“行，不过晚上得有一个

明确的答复。”
当天晚上，我手机铃声响

了，传来了林怡的话语声。
“方总，去不了啦，我妈不同
意。”接着传来了断断续续的
哽咽声，我知道林是一心想去
的，肯定她妈妈作梗了，我简
单地安慰了几句，关照她在我
们去上海的一周里，一定要在

公司里好好工作，她“嗯”了
一声后，便挂上了电话。

我心里有些难过，这位母
亲到底为了什么，怎么连女儿
出门的事都要管，我渐渐地对
这位未曾晤面的女大学生的

母亲产生了一种厌恶感。
在上海的一周里，产品

展销会开得很成功，但我时
时地想念着留在公司里的
林，时不时地打电话给她，林

很开心，一直问我她翻译的
英文好不好，所拍的产品的

照片美不美，设计的小小的
图案有没有人注意……我一

一作了回答。
回到公司后，举行了一

个小小的庆祝会，这次展销
的成果令我十分满意，看着
大叠订货单我格外开心，公

司主要职员都发了奖金，连
临时打工的小林也算上了，
小林领到2000元的奖金，激
动了好半天。
“小林，”我趁办公室没

人时朝她走了过去，“今天

下午公司没事，晚上你出不
来，那么下午你能不能和我

一道到真锅咖啡 馆 喝 咖
啡。”
“这……” 她似乎有些

为难，“我妈关照过我，叫我
不要随便和外人外出。不过，
我就瞒我妈妈一次吧。”

在真锅咖啡馆的小包厢

里，我盯着她，心中滋生起一
个念头，林的家庭可能有什么
难言之隐。“林怡，我真不明白
你妈为什么不让你去上海？”
“我和我妈一起过。我爸

和我妈离婚五年了。”
“真对不起。那么，现在

一家全靠你妈支撑了……”
“对，我妈已经下岗了，又

体弱多病，所以，暑期我要求
出来打工，挣点钱。”说着说
着，林怡眼眶里溢满了泪水。

我真想上去为她拭擦，
为女人擦泪水是男性表达感
情的绝佳机会，也是我的拿
手好戏，可现在，尽管我热血

沸腾，那怜香惜玉之情也驱
使自己站了起来，但理智还
是把那些狂涛巨澜给压制住
了，还是让我坐回到了原先
的座位上。
“其实，我很想去上海，

但我妈死活不同意，她怕我

出事，说现在的人太坏了，弄
不好会出事。”

手机铃声突然响了，公
司有急事，必须马上回去，我
“嗯嗯嗯”地应着，一边站了
起来，“林怡，公司有急事，
我必须走，很抱歉，今天我不

能陪你了，改日我请你到我
的寓所玩玩，行吗？”

林怡的脸上掠过一丝欣
喜之色，但马上又低下了头，
“妈妈肯定不会同意的。”

“那你就再瞒你妈妈一
次吧。”我匆匆地付了钱，几

乎是把她拉进了车，风驰电
掣般地开着车向公司奔去。

BCDEFGHI>

4年前高剑峰进入微软亚

洲研究院的语音识别小组，立
刻感受到一种强烈的竞争气
氛，还觉得周围所有人都比自
己强。那两个和他一同进来的
副研究员，邸硕和陈正，看上
去都是人精，而且都是出自清
华大学，实在非比寻常，总是

比他更快地想出主意，总是比
他高出一筹。有时候遇到一个
问题，他还没有弄明白是怎么
回事，人家已经解决了。
“你是混进来的吧。”李

开复看着他笑道。
这是个玩笑，但高剑峰还

是心里一激灵。他急得不行，
再次想起小时候“笨鸟先飞”
的办法，决定增加工作时间，
一天做12个小时。可是当他
晚上走进办公室的时候，里面
的情景让他大吃一惊：那两个
清华大学的“人精”都在加班

呢。他熬了半夜，熬不下去了，
人家还在那里苦干。再过几天
就要给比尔·盖茨汇报语音识
别的研究成果，可是他的工作
还没有完成，连续6天工作到
凌晨 4点才回家，仍然赶不

上。
“完了。完了。”高剑峰心

想。
李开复说他是 “混进来

的”，不是完全没道理。别看

他出自上海交大计算机系，其
实他对计算机是外行，只因他
的导师从机械系转到了计算
机系，他跟着过来，才挂上一
个计算机系的名声。他的博士
学位是机械设计，学的是“工
业造型”，和眼前这语音识别

是风马牛不相及的。那一天李
开复来到交大，问他在做什
么，他兴致勃勃地说了一番，
不料李开复说：“这东西在美
国已经做了好多年，你能比他

们做得好吗？”他说“不能”。
李开复于是说：“那你为什么

还要做？要做就做最好的，到
微软来做语音识别吧。”他脑
袋一热，就到北京来应聘。

直到这时候，高剑峰对语
音识别还一无所知。面试的时
候，他拼命说自己学的专业不
对口，可是李开复根本不在

乎：“没关系，我可以教你，等
你知道了，然后我再考你。”

于是一个教，一个学。20
分钟以后，李开复问：“懂了
吗？”高剑峰不敢说不懂，勉

强点点头。于是一个出题，一
个做题。考完了，高剑峰还是

满脑子糨糊。
现在，他又一次想到当日

情形，觉得自己也许真的是
“混进来的”，不免心烦意乱，
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这时候他想起小时候长跑
的情形：在赛场上，我一看对手

们跑步的姿势，就知道谁是虚
张声势，谁是真的很厉害。我常
常碰到真正的对手，这时候我
不把他当对手，而是把他当成
领跑，跟着他。他看我跟着，可
能会猛跑几下，想把我甩开，我
该怎么跑还是怎么跑，过一会

又跟上去了。这时候他也会明
白遇到真正的对手了。我就这
么跟着他，不紧不慢，到最后
100米，一个冲刺超过他，那种
感觉绝对爽。

如今这研究院里高手如
林，都很厉害，都是那种姿势

很漂亮的长跑者，有李开复，
有张亚勤，有张宏江和沈向
洋，还有邸硕和陈正。他决心
盯住他们，跟着跑。

他去找邸硕请教。邸硕真
不错，教给他很多东西，还把
自己的程序给他看。他本来聪

明，经此点拨，立即弄懂了。他
就这么跟了几年，先学着跑，
再自己跑，渐渐地不再感觉
累。到了第四年，他已经是
“项目带头人”，带领着一个
小组，换句话说，他也是一个
“领跑”的了。

闲下来的时候，他还是喜
欢回过头去看自己的学生时
代：长跑对我的影响更长久，
而且越到后来越是清晰地感
觉到。有些东西很辉煌，其实
只是暂时的，比如考试拿了个
第一名，特别高兴，但是慢慢

也就没什么影响了。有些东西
当时不觉得怎么样，长大以后
才体会到，那才是最重要的。

JKLCMN

杜宪是原凤凰卫视主持

人，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主
持《穿越风沙线》、《寻找远
去的家园》等节目。现为北
京某传媒公司董事长。

杜宪已经过了凭着年轻

美貌就能让人眼前一亮的年
龄，已经过了只靠声音甜美就
会叫人锁定频道的时光，现在
要想拥有观众，必须拥有内在
的魅力，拥有一颗慈悲心。杜
宪当然知道闯荡风沙线会给
自己已不再年轻的皮肤带来

何等的灾难。但是她义无反顾
地去了，一直走了100多天。
高原冰峰下强烈的紫外线，能
把人风干成木乃伊的大漠风，
吐鲁番盆地的毒日头，是大男
人都谈虎色变的东西，但是这
位看似柔弱的女人就那么淡

淡地走过了。
杜宪有很多很好的优

点，也因此被同事们称为中
国最经典的女人。

其一，艰苦奋斗，勤俭持家。
2000年，穿越风沙线剧

组成立时，剧组答应给杜宪

出钱，让她买几套主持节目
的服装。一般来讲，有人出
钱，主持人自会挑自己喜欢
的名牌，使劲买上几件，没想

到，人家杜姐姐跑到秀水街，
花三百块买了一套假名牌就
回来了。剧组嫌她买的衣服
不够档次，又不好明说，劝她
再去买好一点的，可是她执
意说，这样就行，我看还不
错。最后，弄得总导演都发火

了：“杜宪，咱们穿好点，是
给凤凰做节目，不是让你去
支持水货！”杜宪只好说，那
你们去买吧，我不知道穿什
么好。等拍完节目回来，杜宪
应邀到凤凰网与网友聊天。
记得那时是秋天，杜宪外面

穿了一个外套，里面是一件
上世纪 70年代末的 “的确

良”衬衣，白色，小翻领，袖
口磨得有点发毛。有人惊讶
地问：杜宪，你怎么还穿 20
年前的衣服？杜宪不好意思
地说，哎呀，你们怎么看出来

了？我看它老也不烂，就穿着
呗。其时，她的头衔是某文化

公司的董事长。
其二，温顺听话，身怀绝技。
杜宪什么都好，就是胆

儿小。记得在宁夏沙坡头拍
片时，杜宪一想到要爬上那

座20米高、看上去摇摇欲坠
的 望塔，心里就直哆嗦。那

塔是角铁焊出来的，四周透
空，晃晃荡荡。

但是编导要求杜宪爬上
去。杜宪开始爬了，上得越高，
她的腿哆嗦得越厉害，抖得下
面的人都能感觉到。编导问
她，成吗？她嘴里说：还……还

成。上去时还好，下来时更害
怕，杜宪拿出独家绝技，坐在
台阶上，一手拉住别人的衣角，
一手拉住扶手，以屁股当脚，一
点点往下挪。幸好衣服结实，没
有发生让人尴尬之事。

在《寻找远去的家园》剧

组时就没这样的运气了。当时
他们看到当地农民正在搭一
座“人字桥”，这种桥据说与
传统文化有点关系，编导问她
敢不敢上这个桥，杜宪想，编
导既然说了，我能不上吗？她
问桥上的老乡：这个桥我们能

上去吗？老乡说，没有问题。口
气非常坚定。杜宪、摄像师、还
有摄像助理，拿着话筒就走到
桥上。桥上面本来有两个人，
五个人站上去，桥就有点晃晃

悠悠。杜宪抓紧时间采访，刚
亲亲热热地叫了一声老乡，只
觉得脚下一歪，轰隆一声，桥

塌了，人不见了。
那水足有四五米深，杜宪

直直地往水底扎下去，愣是没
碰到底。杜宪说，我当时只有
一个念头，就是赶快把脑袋露
出水面，呼吸到空气。只听水
声哗啦一响，水面上伸出一只

手，那是杜姐姐的纤纤玉手：
原来，人家脑袋还没伸出来，
就把手里的相机举了出来。不
等当地修桥的农民跳下水来
救她，杜宪已如浪里白条，头
拱脚蹬，游到了一只木船旁
边。别人夸她，姐姐你真棒！都

什么时候了，你还念念不忘保
护国家财产。


